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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文英

月亮
今夜，火树银花间

结出了一枚硕大的果实
它慢慢升起，摇落一地光辉
把苍天的祝福与人间的喜庆

融合于浩荡的欢声笑语
此刻，嫦娥的眼眸含着泪
她不言，也无悔，岁岁年年

她的爱在数万里间来回往返
孤独的心盛满淡淡的桂花香

约在黄昏后的男女啊
各自心里揣着一只玉兔

汤圆
今夜，汤圆在沸水间跳舞
圆滚滚的身躯煞是可爱
五颜六色，香甜的味道

把每一季的丰收裹得紧紧
围坐在圆桌上

家人们轻启朱唇，轻咬银牙
一年的离别顷刻间团圆

思念的疼化作黏黏的幸福

灯笼
今夜，红灯笼在夜空明媚

像晨起的朝霞和黄昏的晚霞
布面紧绷，骨架坚韧，心光柔和

它摇曳着乍暖还寒的风
春色，便在柳枝上冒芽了

把红柿子与灯笼相提并论的
一是离家的游子

望见它，便望见了乡愁
二是落寞的诗人

望着它，孤独变成了浪漫
喜庆的红灯笼啊

醉了悲欢离合的人心

烟花
今夜，天空是一座花园

此起彼伏的花朵绚丽绽放
根在地面被无数只手移动着
点燃它的是一根火柴或香头
浇灌它的是人们兴奋的心
仰望，是梦想、希望和向往

是信心、责任和进取
有声有色，才是幸福的表达
国泰民安，需要喜庆的仪式

灯展
今夜，地上流着灯河

五颜六色的浪花竞相绽放
有的唱歌，有的跳舞

有的静静地展示着斯文
有的是仙界下凡，阵势宏大
有的是人间烟火，温润走心

它们任由评头论足
谁面前人潮涌动，余者也不妒
它知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静候知音，那人在灯火璀璨处

社火
咚咚咚，锵锵锵，嚓嚓嚓
乐器的声音搅乱了空气

五颜六色的旗帜在哨声中行进
各乡镇各村庄各城区的表演者来了
花花绿绿的服饰将民俗融入乡风

踩高跷，划旱船，舞龙狮
内心的狂热化作生动的肢体语言
写着一卷国泰民安的叙事文本
演着一部文化传承的精神大戏
街道两旁，广场四周，体育中心
百姓的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
荡漾在越来越绿的春风中

元宵节的
幸福元素（组诗）

□王守忠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
梢头，人约黄昏后。”目睹大街小巷那一
排排花灯，耳闻社区里那锣鼓声声，恍然
发现元宵节已经来临。儿时吃元宵、看热
闹的往事依稀浮现在眼前，最难忘却的
是五十年前正月十五打灯笼的情景。

俗话说：正月里，正月正，正月十五
闹花灯。20世纪60年代，资源匮乏，人们
生活十分困苦，尽管当时在集市上偶尔
也能买到现成的灯笼，但村里人都舍不
得花那一两元钱。每到正月十五前夕，家
家户户的大人都要给小孩扎制个灯笼。

那些年，父亲给我们扎制的灯笼，是
被叫做“火蛋灯”的那种。父亲先把准备
好的旧竹帘用水浸泡，再弯成圆形，以细
铁丝固定，做成灯笼骨架，然后在其周围
用糨糊粘上红纸，犹如一团红红的火球，
故称“火蛋灯”。接着，父亲在一个小木板
左右两边穿上两根平行的细“米丝”，然
后从“火蛋”中间的圆洞里穿过，小木板

便成了灯笼的底板，上面可以粘上蜡烛。
细长的铁丝拧个圈，系上绳子，用一根细
棍挑着，装满我童年欢乐的小灯笼就做
成了。

灯笼扎好了，高高挂在堂屋墙壁的
铁钉上，我每天望着灯笼掰着手指数日
子，渴盼元宵节的到来。正月十五前夜，
夜幕还未降临，我便忙着拿出父亲给我
买的那盒细细、短短、小小的红蜡烛，点
燃蜡烛，将溶化的蜡液滴在小木板上，然
后迅速将蜡烛底部粘在上面。等到夜幕
降临，我便拎起灯笼，小心翼翼地走向巷
道。

此时狭长的巷道里渐渐热闹起来，
远远望去，灯笼忽明忽暗、星星点点，宛
若空中繁星。这里仿佛成了灯展会：方形
的、圆形的、菱形的；南瓜灯、鱼形灯、蝴
蝶灯……应有尽有。除了纸糊的灯笼，还
有人把白菜根挖个洞、里面放上棉籽油、
用麻绳当捻子，做成“白菜灯”，或者直接
把蜡烛放到罐头瓶里，做成“罐头瓶灯”。
我们这些小朋友打着灯笼，穿梭在大巷

小巷，火红的灯笼映红了一张张稚嫩的
笑脸。大人们纷纷赶来凑热闹，当起“临
时评委”，站在巷道两侧的门洞前，评判
谁家孩子的灯笼造型独特，谁家孩子的
灯光最亮。小小村庄的前街后巷，简直成
了灯的海洋。按照家乡习俗，这灯笼要从
十四晚上打到十六晚上，所以孩子们格
外小心，尤其是纸糊的灯笼，必须“手持
木棍要放平，脚踩地面小心坑”，否则，灯
笼就会左摇右晃。如果再刮点风，稍有不
慎，灯笼就会“引火烧身”，这种现象时有
发生。有一年，我那个“火蛋灯”由于蜡烛
没粘稳，霎时灯笼化为灰烬，让我好不懊
悔，多亏邻居晋锁哥连夜又给我做了个

“飞机灯”……
过了热闹的元宵节，大人们会把灯

笼收起来，留到来年再用。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晃半个世

纪已经过去，如今，又到一年元宵节，商
店里、大街上摆满各式各样的电子灯、遥
控灯。不过，我最怀念的还是小时候走街
串巷打着的那个“火蛋灯”。

正月十五打灯笼

□邓育秦

“不吃元宵月不圆，不闹社火不过
年。”正月十五闹社火，是中国民间一种
传统的庆典活动，更是老百姓十分期待
的一件盛事，其含义深邃味长。

小时候，过了大年初一，就盼着元宵
节了。这一天，我们如同快乐的小鸟蹦蹦
跳跳，在春寒料峭中你追我赶来到村中
央等待着。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表演
队伍浩浩荡荡地过来了，“家伙什”一响，
这里马上就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锣鼓敲起来，秧歌扭起来，表演的队
伍里，生旦净末丑样样俱全，吹拉弹唱敲
门门精通。小伙子头巾一戴，黑棉袄一穿，
拐棍儿地下一拄，腰一躬，蹒跚走两步，活
脱一个老太太；小姑娘大毡帽一扣，假胡
子一粘，烟袋锅腰上一别，走起路来摇摇
晃晃，跟农村小老头别无二致……

鞭炮鼓钹铿锵入耳，龙灯旱船蜿蜒
起舞，高跷竹马款款而行，丰富的节目异
彩纷呈。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奔前

跑后，高兴地叫着、笑着、跳着、闹着，“红
火不散不回还”，这一幕在我童年的脑海
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90年代初，乡政府组织了一
次规模空前的红火热闹。各村都在精心
策划，组织筹备，老百姓热情高涨，配合
默契，积极参与。

活动开始了，西埝村的铳队在前面
开路，演员们身着戏装，满面春风，扭着
秧歌。路过主席台时，他们把一盘盘金灿
灿的酥梨递上来，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感染了主席台上担任解说员的我。

舞狮子是中埝村的传统节目，村里
几位老艺人把自己的拿手绝活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了年轻人。在锣鼓声中，两头雄
狮眨巴着铜铃似的大眼睛，前蹲后伸，摇
头摆尾，时而腾空跳跃，时而半空倒立，
围着大约四尺高的桌子不停跳动着。只
见舞狮人撸起袖子，挥起绣球一声大吼，
一只狮子前腿一跃，后腿一蹬，身子一
拧，“嗖”地跳到桌子上；另一只狮子紧随
其后，又一个腾跳，半身便搭在前一只狮

子的后背上。围观的男女老少不约而同
齐声叫好，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软槌锣鼓是高家庄一种独特的民间
锣鼓表演，因鼓槌用麻绳特制得名，鼓声
浑厚，雄壮奇妙，曲牌大多以战事命名，
据说起源于西汉初年，是中华民族独特
的艺术瑰宝。表演者击鼓时，柔中带刚，
闻鼓声不知槌从何来，看槌舞不知何处
被击，表演形式优美，令人眼花缭乱。

各村的节目紧随其后，精彩绝伦，表
达了人们祈盼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美
好心愿。人们驻足观望，拍手称赞，流连
忘返，其乐融融。这一传统民俗文化，让
老百姓品尝到了丰富的文化大餐，也将
我们万荣人乐观向上、吃苦耐劳、精诚团
结、勇于创新的精神发扬光大。

社火活动传承了民族精髓，丰富了
人们的精神生活，挖掘了民间人才，展示
了国家的富强，也诠释了中华民族重德
务实、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涵。人山人海观
社火，锣鼓喧天，闹社火，看社火，留给人
们的是美好记忆和无尽眷恋。

锣鼓喧天闹社火

□古夏贝贝

小时候村里穷，正月十五之夜闹不起
花灯，便有去城里看花灯的说法，但由于
交通不便，只能在心里想象张挂花灯街市
的美。那五颜六色的彩色灯笼，迎着新春
第一轮明月，由中条山头款款移步穹窿，
天上明月娴静，凡间市井灯火通明，携家
带口看花灯的人们快乐地抢猜灯谜，天、
地、人三者相映成趣，想想都觉得元宵之
乐、之趣何其壮丽，可惜我一次都没亲历
过，算来也是憾事。

母亲也曾给我扎过圆柱形状的纸灯
笼，元宵节那天天刚黑，在灯笼里置一截
燃烧的红烛。我拎着灯笼到街巷里，没几
分钟，母亲出来叮嘱我：“别把蜡烛弄倒，
烧着灯笼！”

我更小心地走着。街巷里拎灯笼的小
朋友不少，动作稍大的，不经意间烛倾点
着了灯笼，哇哇乱哭。受到惊吓，我带着完
好的灯笼回了家。是夜，灯笼挂在炕墙的
架子上，伴随家人度过了元宵夜。

无灯笼不成元宵节，无黍面油角、油
蛋子陪伴，难周全河东人的元宵节。河东

古香古色的黍面甜品，一如既往地流传民
间。做甜品的主食材是来自这片土地上长
得如一种猫尾似的黍子，土话称这种黍子
叫软谷，磨的面叫软谷面、黍面。

早先的软谷面得来不易，得上碾碾碎
获取。农历九月十月间，遇到好天气，母亲
带着篮、簸箕、高粱短笤帚，把打下的新黍
摊上碾盘，家里人推着碗口粗的碾杆转圈
碾。碾盘上黍子要碾到细碎，需要过密纱
箩才能得到面粉，这是个费时费力的苦
活。要遇上礼拜日，母亲会逮住我们这些
闹腾贪玩的小孩推碾杆。转个十圈八圈，
腿脚乏劲儿上来，失了推碾杆的兴致，我
们就会喊肚疼，用找茅房的借口撂挑子。

火眼金睛的母亲会用她的方式“说
服”失去耐性的我们：“蔫牛一上犁，不是
粑就是尿，胡调哨（耍心眼）。我刚才问了
家里神仙，你们哪个说谎，他会告诉我，明
天起床，他就会捏扁哪个娃鼻子！”说罢，
留着齐耳短发、戴着干净粗布头帕的母
亲，专注于碾上的活，用高粱扎的短笤帚
扫着溢到石碾边的黍谷，也会翻动那些瓷
实、薄厚不匀的地方，让各方受力均匀。

我们则探出舌头，看看彼此的鼻子，

又宝贝似的摸摸，谁都不想被捏扁。可我
们的腿是真乏，积极性也不高，便慢腾腾
地走。这样黍面得碾到啥时候？母亲生出
新法来，许下水果糖的报酬。耐力难支的
几个小孩，水果糖的甜蜜在前面招手，推
碾似乎不再是件受累、被动的事。我们把
碾杆重新揽回胸前，还学会分工推，两个
一组，三圈轮换，哪组都铆足了劲儿狠狠
推，气喘吁吁里碾杆转开转圆。转得欢实
时，我们勾起腿脚，身体挂在碾杆上，就像
坐摩天轮一样。

每年正月十二三，母亲会用储在缸里
的黍面做油角、油蛋子，拌温水和面、揉，
切成圆片子。包的馅料是除去核的红枣，
以及煮到烂软程度、经擀面杖锤为泥状的
红小豆。

母亲已故，教诲永存，正月十五元宵
节的灯笼、黍面甜品炽热依然。如今想起
碾黍面的场景，记忆犹新，是自己受益匪
浅的人生幸事。母亲用她特殊的教育方式
确立我们小孩最初的坚持，击退我们半途
而废的怯懦。之后的年月里，我能和多种
困窘默默抗争并成功，都离不开母亲平凡
生活里点点善意的循循引导。

温情元宵节


